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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顾了国外有关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的研究，旨在梳理和归纳他们选择该职业之原因，了解他
们在职业活动中获得的精神回报。文中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归纳为七种：①助人；②自我治疗；③照顾他
人；④寻求亲密关系；⑤获得控制感；⑥自恋；⑦其他动机。 并进一步分析了上述职业动机与个体的创伤、亲职化、丧
失与孤独、良师益友及个人治疗等经历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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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relevant to psychotherapists’/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areer motivation.
And it aims to analyze and induce the reason why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hoose this career, and
learn more about spirit rewards in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he career motivations of individuals to be psychotherapist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seven categories: ①Helping others; ②Self healing; ③Taking care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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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motivations and one’s personal experience, like trauma, parentification, lost and loneliness, mentor and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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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厅颁布了《心理咨
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标志着心理咨询作为法定职业

在我国诞生了。 十余年间，我国心理咨询师职业队伍迅速壮

大，全国约有 50 万人参加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其中
25 万人获得了职业资质，特别是 2008 年以来，连续三年报考
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人数都以 50%的速度激增 [1]。 为

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成为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通常被认为

是一个“办不到、异乎寻常、奇妙而又相当古怪”的职业 [2]，咨

询师进行的是一项反常的活动———“倾听别人的烦恼， 陪伴

来访者进入绝望的深渊， 目睹他们在好转之前却又恶化，和
他们一起面对无法言说的恐惧”[3]；当其他人贬低同伴的心灵
痛苦，避免与精神错乱者接触时 [4]，为何咨询师却主动靠近他
们？

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已有四十余年的历史， 从 Henry
等人 1971 和 1973 年出版有关心理治疗师职业生涯决定要
素的两卷本经典著作至今 [5]，以选择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职

业的动机为主题的文章便周期性地出现在学术刊物上。 “为

什么成为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不仅是心理卫生工作者经常被
问及的问题，更是需要常常内省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思索

和回答将伴随其整个职业生涯，并影响着他们的职业活动。

1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

1.1 助人
“我想帮助别人”是心理治疗/咨询师最常见的回答，也是

诸多原因中易觉察且符合社会期望的一个。 Henry 等发现心
理治疗师最普遍的职业动机是“为了理解他人”和“为了帮助
他人”[6]。 Stevanovic 和 Rupert 指出促进来访者的成长是执业
心理学家满足感的最重要来源 [7]。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运用专
业知识帮助他人摆脱心理困扰，在倾听来访者，帮助他们分

析问题、厘清思路、提供建议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巨大的精神

满足，体验到价值感和成就感。

1.2 自我治疗
心理治疗师最普遍的职业动机除了理解和帮助他人之

外，便是“理解和帮助自己”[6]。 Orlinsky 和 R准nnestad 对全世
界的心理治疗师开展了一项职业调查，结果显示“解决个人

问题”是治疗师普遍存在的动机，在 3577 名被访者中，将近
一半的人认为“探究和解决个人问题”的动机对于自己成为

心理治疗师的“影响大”或“非常大”[8]，修复早期生活中伤痛

与沮丧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决策 [9]。 Suss-
man 也指出“对这一职业选择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解决个人情
感困扰的愿望”[10]。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因而获得了一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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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谓———“受伤的治疗者”（wounded healer），他们在持续为
别人疗伤的同时也医治着自己内心的创伤。 对心理学知识的

探求，乃至心理治疗/咨询工作本身，不过是一种自愈的手段
罢了[11]。

尽管帮助他人和帮助自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但在

心理治疗/咨询的职业活动中却能融合、渗透，治疗师/咨询师
在自我治疗的同时也服务着他人，使个人经验和自身优势得

到最大程度利用；与来访者分析心理问题也加深了治疗师/咨
询师对自己的理解，甚至获得代偿性的治疗 [11]。

1.3 照顾他人
关心他人、照顾他人是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又一普遍动

机。 Leiper 和 Casares 的研究显示，强制提供关怀（compulsive
care-giving） 在临床心理学家的非安全依恋方式中占据着主
导地位 [12]。 在一些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中，贫困、生存压力、家庭成员长期患病、父母酗酒或药
物依赖营造了一个功能不健全且持续处于应激状态的家庭

环境。 在这些家庭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父母无法尽到养育和

照顾职责，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无法激发出父

母的照顾反应，孩子转而变得善于预期他人的需要，他们将

自己未得到满足的关爱需要搁置一边，当起“小大人儿”———

为受伤的父母提供精神慰藉，照料他们的生活，安抚他们的

情绪，调节家庭冲突，缓和各方矛盾。 这逐渐成为他们与父母

的主要互动方式。 如 Maeder 所说，他们“只有在为父母提供
了温暖和情感抚慰之后，才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13]。 这种互

动策略在个体成年后进入助人职业时得到进一步确立，因为
助人工作正是他们童年时期家庭角色的扩展和延伸 [14]，也是
公开满足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并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他们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13]。

1.4 寻求亲密关系
许多心理治疗师/咨询师似乎都需要，并且确实在治疗提

供的可靠亲密关系中获得了强烈的愉快感 [15]，但遗憾的是，他

们却很恐惧知道这一点 [16]。 治疗/咨询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
关系，它既是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又是强烈的带有情感联

系的信任关系[17]。与来访者的亲密连结所带来的愉悦与满足，

是其他职业或其他人无法提供的，研究证明这种预期的亲密

感受（或称为“亲密的卷入”）是心理治疗师/咨询师最强有力
的职业回报之一[18]。

在心理治疗/咨询中， 治疗师/咨询师和来访者剥去生活
中的粉饰，以真我坦诚相对，自由地表达观点，尽情地宣泄情

绪，无须担心对方的嘲笑或伤害，这种心灵与心灵的直接对

话是深刻而愉悦的，也是在日常社交中无法体验的。 这种安

全而亲密的人际关系不仅吸引了来访者， 对于渴望交流、向

往亲密连结的治疗师/咨询师来说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尤其是
那些经历了早年的丧失与剥夺、时常感到孤独的人，这种体

验更加弥足珍贵。 当亲密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满足时，

只好通过职业活动来“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白”[13]，而心理治疗/
咨询恰好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在这里治疗师/咨询师可以与
来访者交往，避免孤独，却无需做出长期承诺；可以获得人际

亲密，同时又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没有个人卷入 [2，19]。 Mc-

Cullough 曾说“这些人（心理治疗师）很悲惨，他们从未也永远
不会与任何人建立密切的关系。 唯一能满足他们亲密需要或

深入另一个人内心的方式就是成为治疗师 [20]。 ”

1.5 获得控制感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 Kottler 在谈到为何以心理治疗为职

业时曾坦言心理治疗满足了他的控制欲。在心理治疗师/咨询
师关心照顾他人、提供答案和忠告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对控制

的渴求[21]。在治疗/咨询活动中，治疗师/咨询师处于优势地位，
咨访双方虽在原则上平等， 但治疗师/咨询师把握着治疗/咨
询的进程和方向，掌控双方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显然拥有更

大的主动性和掌控权；控制还体现在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可以
通过提供建议、给予尊重、温暖和关爱改变来访者的思想、情

感和行为，进而对其生活施加影响 [21]。

1.6 自恋
Guttmann 和 Daniels 的调查显示，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在

职业活动中最大的收益源于自恋需要的满足 [22]。 这里的自恋

并非弗洛伊德说的障碍性的、 病态的自恋， 而是温尼科特

（Winnicott）和科赫特（Kohut）所指的———伴随个体一生的、获

得自体客体认可和赞许的需要，这是正常的、健康的、任何人

都有的需要[23]。自恋的需要最早出现在婴儿期和童年早期，通

过“足够好”（good-enough）的环境和养育得以满足。当父母无
法给予孩子充分的认可、夸奖、爱和尊重时会阻碍该需要的

满足，这一负效应将在无意识层面持续，直至成年后形成无

法忍受失败、自我夸大、对爱与关注过分渴求的性格特征。 自

恋受损的结果是个体的自发性和“真我”不能对他们的养育

者做出反应也得不到确认，进而发展出一个“虚假的自我”，

通过追求完美和培养理想的自我形象来保护自己的不足和

弱点。 受到歧视和排斥、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早期的创伤、

家庭中的疾病和秘密、父母的限制和家庭贫困等经历都会损

害个体的自恋需要，产生不如人、自责甚至被羞辱的感觉，激

活被爱和被赞赏的需要 [2，22]。

因为具备渊博的学识，能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可以深

入洞悉人性，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常被来访者视为值得信赖的
权威和无所不能的人。 来访者崇敬的目光和溢美之词对于那

些早年缺少爱与关注的治疗师/咨询师极具诱惑力，实现了他
们成为他人生活中心的愿望。 正如 Maeder 所说，这一领域必
然吸引了一些有上帝情结的人，因为来访者把他们提升到了

一个理想化的、显赫的位置上 [13]，他们被实现一个“夸大的理

想自我”之外的其他需要吸引到这个职业中来，如无所不知

和全能的需要 [10]。 具体地说，心理治疗/咨询从以下四个方面
满足从业者受损的自恋需要 ：①“助人的快感 （the helper’s
high）”[24]； ②爱与接纳 （love and acceptance）[22]； ③无所不能
（omnipotence）[22]；④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22]。

1.7 其他动机
职业自主性与多样性也是吸引心理治疗师 /咨询师的重

要因素。Krous 和 Nauta 发现自主性价值观对于大学生是否选
择助人职业有很强的预测力 [25]。 此外，心理治疗/咨询也从来
不是一项单调、刻板或程序化的工作，治疗师/咨询师在工作
中接触形形色色的来访者，每天面对全新的问题，多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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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带来了新鲜感和挑战。 这种收益无法用金钱衡量，也

是经济回报无法替代的 [21]。 罗杰斯离开宗教投身临床心理学

时说 “我无法在一个被要求相信某些既定教义的领域内工

作，……我想要寻找一份保证我的自由思想不会受到限制的

工作[15]。 ”

心理治疗/咨询还满足了从业者窥视他人隐私的动机。
Guttmann 和 Daniels 认为当心理治疗师的生活越单调， 来访
者的生活越刺激时，窥视来访者获得替代性满足的可能性越

大[22]。

Sussman 用投射法调查了 14 名心理治疗师，询问他们认
为自己身边的同事最常见的潜意识动机有哪些，除上文提到

的动机外，答案中还包括那些与性和攻击有关的需要 [10]。心理

治疗师/咨询师在职业活动中可以间接地满足性的需求，如窥
探来访者的性生活；在极少数情况下获得直接满足———那些

治疗师和来访者有性关系的案例， 尽管这有悖于职业伦理。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选择和全心全意的助人形象还可
视为对令人厌恶的侵略本能的防御。 咨询中的攻击性体现

在，治疗师/咨询师总是关注来访者的弱点，这就不可避免地
粉碎了来访者的幻想和夸耀感；以及隐蔽地攻击———借坦率

之名嘲笑、奚落、羞辱或伤害来访者 [22]。 Skovholt，Jennings 和
Mullenbach 指出，成为心理治疗师的潜意识、不良动机可能、
且确实与利他和照顾的动机并存 [26]。除此之外，同其他职业一

样，心理治疗/咨询还能满足从业者对经济回报、社会地位和
声望的需求[21]。

2 个人经历与职业动机

各种职业动机的产生与心理治疗师 /咨询师早年的成长
经历密切相关，早期生活中未满足的需要和获益的体验通常

是激发个体选择心理治疗/咨询职业的最初动因。

2.1 创伤
曾经遭受的创伤促生了心理治疗师 /咨询师自我治疗的

愿望。 有学者指出，几乎 1/3 的男性治疗师和超过 2/3 的女性
治疗师至少在生活的某一阶段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虐待 [27]。

Elliot 和 Guy 发现， 从事心理卫生职业的女性至少经历一次
心理创伤的可能性高于其他职业女性，其中既有躯体虐待或

性骚扰，也包括了家庭成员患病和伤亡 [28]。 Murphy 和 Halgin
的研究也揭示，临床心理学家在“个人问题经历”和“家庭困

扰经历”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社会心理学家 [29]，这表明，虽

同为心理学工作者，自己或家庭经受的各种困扰对心理学临

床工作者选择职业的影响比研究工作者更大，前者解决个人

问题的愿望更强烈。 对于那些仍处在学习或受训阶段的心理

学专业学生来说，创伤性经历也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从事助

人职业的意愿。 有志于临床工作的心理学学生童年时遭受性

虐待和被忽视的比例高于非临床志向的心理学学生及商科

学生 [30]。 Krous 和 Nauta 的研究也证实，曾经的困扰对于助人
专业学生服务于缺乏关照群体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UPs），包括少数种族、老年人、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生活在
乡下和市中心贫民区的人和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意愿具有

很强的预测力[25]。

许多治疗师声称自己比常人遭受了更多的精神痛苦，这

一经历提高了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烦恼的敏锐性和觉察力 [15]；

也发展了他们成为一名治疗师所应具备的个人能力 [31]，那些

带着疤痕的情感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理解他人，共

情他人的能力[10]。 自我治疗的成功经验赋予了他们帮助来访

者所需的基本技能，既为职业发展积累了经验，也奠定了职

业信心。创伤使他们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优势 [11]，对职业决

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许多著名的心理治疗大师， 如荣格

（Carl Jung）、阿德勒（Alfred Adler）、森田正马（Shoma Morita）
等， 都是在总结自我治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治疗理

念，并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治疗理论。 理性-情绪疗法
的创立者艾利斯（Albert Ellis）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心理
治疗师时曾说“因为我主要是想帮助自己成为一个不那么焦

虑并且更加幸福的人。 我也想帮助别人。 但我实际上主要是

为了帮助自己！ 我真正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主要是由于我在

某些方面非常焦虑，我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 [32]。 ”

2.2 亲职化
照顾他人的需要与个体童年时期亲职化的经历有关。 亲

职化（parentification）是指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
被指定承担原先应当由父母提供的角色与责任。 亲职责任包

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工具性的亲职任务，比如做饭、打扫、洗

衣等家务劳动，或是照顾失能父母、看护年幼弟妹，以及赚钱

或管理家中财务等工作；另一种是情绪性的亲职任务，亦即

孩子对父母的情绪需求加以回应，扮演父母的咨询员，和平

创造者或个人导师，成为父母情感依赖的对象 [33]。

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原生家庭呈现独特的家庭动力特
征，他们曾被置于家庭看护者的角色上，很可能经历了亲子

角色倒置或亲职化。 Fussell 和 Bonney 指出，与物理学家相比
心理治疗师经历的亲子角色倒置更多[34]。 在 Racusin，等的调查
中，约一半的心理治疗师认为他们的首要家庭角色是对家庭

的运转和养育承担亲职责任，并至少对一位家长负有工具性

的亲职责任； 有的治疗师曾扮演家庭顾问或调停者的角色，

必须对家庭成员的情绪状态保持敏感，为他们的忧虑提供建

议，缓解家庭紧张，解决争执。 约四分之三的被访治疗师都将

这两种角色视为最重要的家庭角色 [19]。 由于自己童年时的需

要未得到满足，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父母会向他们寻求现实
和情感的关怀，年幼的他们不得不扮演家长的角色，或公开

承担家中的琐事，或隐蔽扮演父母的知己或家庭冲突的调解

者[35]，只有在提供了支持之后才能获得家庭的养育和扶持 [34]。

亲职化的个体也更倾向于选择助人职业。 具体地说，具

有亲职经历的个体更有可能参加心理咨询培训而不是艺术

设计培训，心理咨询专业学生父母的照顾水平（尤其是母亲

的照顾水平）显著低于艺术专业学生 [14]；有志于临床工作的心

理学学生在 14～16 岁时的亲职经历比商科学生多 [30]；与工科

学生相比， 心理学学生认为自己更有责任解决家庭纠纷，让

家中的每一个人高兴，童年时也更多以知己的身份为家庭成

员和朋友提供帮助 [36]。 亲职化的个体偏爱心理治疗/咨询职
业，是因为照顾别人是他们熟悉和擅长的；也是他们公开承

认和满足照顾需要的一种合理方式 [37]，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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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能获得自我验证和情感上的亲密，他们关于自我价值的

概念大都源于帮助和照顾他人 [13]。

2.3 丧失与孤独
亲密需要的未满足与早年的丧失经历有关。 Barnett 发

现，几乎每个心理治疗师在二十岁之前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

丧失，客体关系理论家冈特瑞普（Harry Guntrip）三岁半时亲
眼目睹十八个月大的弟弟死在母亲的腿上；荣格（Carl Jung）
三岁时因湿疹与母亲短暂分离；克莱茵（Melanie Klein）则经
历了多重丧失之痛———父亲的离世导致她的物质生活极度

贫乏。 受访的九名心理治疗师中，有的人在童年时就失去了

父亲， 随后的生活中母亲也因此而缺乏或拒绝情感交流；有

的治疗师从小生活在寄宿学校或寄养在别人家中，有着强烈

的被遗弃感；还有的人经常搬家或频繁更换学校，因为担心

再次分别而不敢依恋任何人或地方 [2]。 Fussell 和 Bonney 也指
出，心理治疗师在童年时因亡故、患病、离异或分居而造成的

父母缺失比例高于物理学家 [34]。 Vincent 的调查显示，照顾型
职业的从业者童年经受的创伤和情感剥夺比非照顾型职业

的从业者多，42%的照顾型职业从业者童年时曾与一方或双
方父母分离[38]。经历过丧失的个体还将体验到无力和失控感，

并产生对控制的强烈渴求。

造成早年亲密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

少亲密伙伴。这往往与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独特的个人特征有
关，比如家庭背景，美国的许多治疗师/咨询师是犹太裔，种族
和宗教信仰都与同伴不同 [6]；有些治疗师/咨询师身体上有缺
陷，明显的“标志”使他们在学校或社区中不可避免地被排斥

或边缘化，甚至被嘲笑和侮辱 [15]；还有的治疗师 /咨询师因性
格内向、不善表达、沉默、敏感而无法很好地融入同龄人的圈

子，缺少亲密朋友[2]。

Maeder 曾这样描述心理治疗师，“他们匆匆度过了童年，
却缺少儿童应有的温暖、保护和爱”[13]。 缺乏与父母或同伴的

情感交流、沟通的渴望遭到拒绝、关爱的权利被剥夺等经历

使得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童年时正常的亲密、爱和依赖的需要
得不到回应与满足，未满足的需要成为他们从事治疗/咨询职
业的动力，他们渴望通过职业活动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白 [13]。

2.4 良师益友
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强调创伤性经历对心理治疗师 /咨询

师职业选择的影响，Norcross 和 Guy 对十位杰出心理治疗师
的调查显示， 他们不仅未出现与原生家庭有关的心理困扰，

家庭关系或家庭角色对其职业决策的影响也不大，踏上这条

职业道路主要得益于榜样的引导 [4]，这里的“榜样”包含两种

角色，一是书籍；二是身边的重要他人。

Henry 等人发现， 心理治疗师在上学期间就展现出过人
的思维能力和优异的学业成绩 [15]。书籍的作用功不可没，它不

仅满足了治疗师/咨询师对人文知识的渴求，也启迪了他们最
初对人类行为原因的思索 [15，32，39，40]。

身边的重要他人对心理治疗师 /咨询师的职业选择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Henry 等人提出治疗师/咨询师对人文科学不
可抗拒的兴趣可能源自童年时母亲的影响，或者“可能只是

单纯地喜欢那些直接与人相关， 而非与物相关或抽象的领

域”[6]。 Krous 和 Nauta 也发现，父母中有一方（或双方）从事教
育或助人职业，对于助人相关专业大学生服务“缺乏关照群

体”的工作意愿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25]。 “我爷爷是个热心的

学生，他经常花很多时间带我一起研究人的表情。 ……从我

有记忆以来， 他总是坐在药店门前或自家门廊的长椅上，把

我放在他的膝头，观察着过往的行人。 他会在我耳畔轻柔地

低语，让我注意路过的某个人，告诉我观察他的脸。 ‘看那个

人， 他的脸上流露出迷茫———他心里正为一些事担忧呢。 ’

‘看那个妇女的嘴被吝啬包裹着，瞧瞧它闭的多紧！ ’‘那个男

人很有尊严，值得信赖，个性坚强。 ’……他会仔细观察我同

学的照片告诉我哪些人腼腆而畏缩，哪些人外向，哪些人可

以信赖，哪些不可以。 我非常敬佩他，更敬佩他是怎样做到的
[20]。 ” 在心理治疗师早期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两类角色分别是

“榜样”或“认同的理想人物（ideal for identification）”和“激励
者”[15]，他们激发了治疗师/咨询师理智的求知欲，对精神世界
的关注，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学习的热情和有意义且指向于

人（people-focused）的工作愿望[41]。

2.5 个人治疗
在接受过心理治疗的心理卫生工作者中，四分之三的人

认为个人治疗（personal therapy）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影响最大
[42]。Backfield 调查了 202 位心理治疗师，他们都希望能像自己
的个人治疗师（personal therapist）那样为别人提供帮助 [43]。 受

训期间的心理治疗经历可以很好地预测哪些学生会继续追

求最初选择的治疗角色而不是研究角色 [6]。 个人治疗师的作

用在于，他不仅激发了心理治疗师/咨询师报恩的动机，更是
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化过程。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将他们视为
认同的榜样，巩固和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行为 [43]；而成功的

治疗体验也坚定了他们对心理治疗/咨询有效性的信念，证实
了转变的力量，促进了治疗角色的内化 [44]，是来访者转变为治

疗师/咨询师的最初动力 [45]。

3 总结与启示

纵观几十年来国外关于心理治疗师 /咨询师职业动机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研究

经验，却仍存在着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缺少理论基础。 该领域的研究最初以从业者的内

省和临床感悟为开端，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重经验轻理论的特

征，虽有大量实证研究发表，大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 心理

动力学理论是该领域学者阐释研究结果最常用的理论依据，

职业心理学中需要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也偶尔被提及，有助

于我们理解个体选择心理治疗/咨询某一动机的内在机制，但
总的来说，解释力并不强。

其次，纵向研究匮乏。 目前，该领域研究多以横向比较研

究为主，如临床取向的心理学学生和非临床取向的心理学学

生之间的比较 [6，30]；心理学专业学生与其他专业（艺术、商科、

工科等）学生的比较 [14，30，36]；心理治疗师或临床心理学家与其

他职业（如非心理卫生职业、非照顾型职业、物理学家、社会

心理学家等）群体的比较 [28，34，38，29]。 这些比较研究揭示了心理

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和个人经历的独特性，但却无法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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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动态发展变化。 从兴趣萌发到学习心理治疗/咨询伊始，再
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心理治疗师/咨询师，在职业生涯发展的
不同阶段职业动机是否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职

业动机在不同阶段对职业活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这些

问题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来回答， 横纵研究相互补充才能全

面、动态呈现心理治疗师/咨询师职业动机的作用机制和发展
变化规律。

最后，与西方心理卫生从业人员的培养方式相比，我国

的心理咨询师在教育训练和资质认证等方面均大不相同 [2，34，46，47]，

我国职业队伍的组成更加多样化，从业者在年龄、职业、阅历

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 [48]。 类似的差异是否也会出现在他们的

职业动机中？心理治疗师/咨询师的职业动机是否存在跨文化
的一致性？ 我国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动机对其职业活动有着怎

样的影响？ 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对我国心理咨询师的职业动

机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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